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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縣嘉絨藏族的家屋社會與環境資源的
永續性*

蔡博文、鍾明光、羅永清、林嘉男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丹巴縣位處中國西南藏彝民族廊道上，是四川省境內嘉絨藏族的主要聚

居地，聚落多位於大渡河上游兩側陡峭的山麓堆積平台，土地利用多以農業

為生，係藏彝走廊內少數的農業區域。家屋是丹巴地區藏族在聚落經營上所

呈現的在地知識的體現，也是塑造丹巴地區藏族聚落地景的重要驅力。嘉絨

藏族特有的家屋繼承制度，建構了其特殊的繼嗣群與勞動交換網絡，而家屋

建築的營造，除了展示其豐沛的在地知識與工法，更成為建構其農業地景的

物質基礎。家屋內部的空間利用，非只反映了嘉絨藏族的生活需求，同時也

將家屋與週邊環境資源緊密連結，體現了家屋在聚落土地利用的驅動角色。

近年來關注環境資源治理的研究學者，多將其視角轉向在地文化社群，

其日常生活中所富含的歷史、文化、生態、資源運用等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這些知識如何與現代的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文化多元

性、土地倫理、及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等議題相互影響。本研究透過家屋社會 

（house society）的觀點，討論以家屋社會為主體的藏族文化社群，如何藉

由鑲嵌於家屋社會中的長嗣繼承、勞動交換與傳統工法等制度的轉譯，形塑

人地和諧的聚落地景，經由協同治理共有的環境資源，達成自然環境的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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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源利用的永續性，形成自給自足的生活體系，體現在地知識與環境資源

永續發展的連結。

關鍵詞：家屋社會，永續發展，環境資源，嘉絨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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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永續性討論中的文化社群與調適

Adams（2006）檢視1970年代以降關於永續性觀念（sustainability）的

討論，認為所謂的永續性，應該兼具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

與經濟（economic）等三者的整合與平衡，在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間尋求兼

顧公平性（equitable），環境資源與經濟發展間則需兼顧可行性（viable），

而社會與環境間則需要兼顧可承受性（bearable），一個系統的運作若能兼

顧以上三種的特性，在生態、生產、生活三者間尋求平衡，始能被稱為永續 

（sustainable）。

然而，以現代民族國家觀點為主體的永續論述，雖可作為一種行動綱

領，但仍被認為缺乏對於人類行為的描述與分類，以致難以規範、執行與檢

視。若從環境治理的角度檢視，人類社會中政治、社會與經濟等行為，都

與現有的環境及生態緊密連結，應當要視為環境治理的一環（Brandes and 

Brooks 2005）。相對於以國家觀點為基礎的環境治理分析，及其所關注的政

策制訂與複雜權力競合過程。

1960年代生態人類學（ecological anthropology）提出了人地互動生態系

的觀點，他們認為一個文化社群的生活體系所以能夠持續存在，其所仰賴的

多是其周邊供應生活所需的環境資源系統。文化社群利用其在地知識，針對

賴以維生的環境資源進行分類、調節與取用，並從中發展出一套可持續的系

統關係，在文化社群的生衍與環境永續間取得一個平衡的連結，周邊環境資

源則進一步形塑文化社群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生活，而這個系統的維繫則同

時涉及了生態學與社會學的範疇。然而，面對1980年代後全球化運動所帶來

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與生存議題的衝擊，生態人類學的研究開始以

更為辯證及互動的觀點看待環境與文化的關係，並試圖從中找出解決之道。

它將視野從區域轉向跨國，探討全球化的浪潮對於地方社群的影響，同時也

帶進更鮮明的批判與參與的觀點，並試圖從環境運動、權力等現象，來討論

可持續的生態與環境關係（Kottak 1999）。生態人類學的轉向，同時也指出

在國家和市場的衝擊下，地方知識與傳統價值觀日益消解的問題。

近年來關注環境資源議題的研究學者，多將其視角轉向在地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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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其日常生活中所富含的歷史、文化、生態、資源運用等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逐漸被認為是寶貴，且日漸消逝之知識，如何與現代永續利

用、生物多樣性、文化多元性、土地倫理、及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等議題相

互影響，遂成為國際政治及學術上高度關注的議題（Berkes 1993，2005；

Charnley 2007；Stevenson 2005），這樣的觀點也回應了環境人類學對於傳統

生態人類學的批評。封閉環境下特殊的社會適應與變遷過程，及其所包含的

在地知識，成為現代倡議環境資源「適應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

的概念基礎，同時也被視為國家、在地文化社群在面對全球環境變遷時的可

能解方。

文化社群與週邊環境資源的互動，同時指涉了在地知識、土地資源

管理系統（land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社會體制（social 

institution）及世界觀（world view）等多樣且交互作用的認識論體系（Berkes 

et al. 2000）；文化社群透過其世代的傳承，使其成為知識（knowledge）、實

踐（practice）和信仰（belief）的積累聚合體，從而使之成為一種具有實踐性

質的生活模式（verb-based way of life），更是文化社群與周邊環境資源間的

重要連結（Berkes 2008）。

文化社群以其特殊的在地知識，進行周邊環境資源的治理與生活地景的

建構，雖然會因其所處的特殊地域與環境資源而有所不同，但其背後都指涉

了一個跨世代傳遞的集體實做之可能（Nygren 1999；Berkes et al. 2000），同

時也反應了社群集體性與環境資源治理的連結。然而，欲達到永續環境資源

之理想狀態，需要將社群集體性與規範、制度建立連結，但卻也可能因為制

度的失靈，使得資源使用的方式傾向於災難式的悲劇收場（Hardin 1968）；

所以，除了探究在地文化社群的知識結構、作為與環境資源系統間的連結，

更應該關注文化社群的社會系統如何在資源管理系統中發揮制約作用，及其

所涵構的調適（adaptive）能力與介面（Posey 1985; Gadgil et al. 1993, 2003; 

Berke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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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屋：文化社群的世界觀載體與環境調適介面

Lévi-Strauss在1950年代提出了家屋社會（house society）的分析概念，

試圖以一個實體的家屋建築來連結物質文化與社會組織，家屋並非只是一個

居所，它更是一個制度，藉由土地、家名、名銜、傳家寶物與財產（estate）

以建構一個傳承的世系及社會單元；家屋的成員藉由家名、傳家寶甚至地

景上的特殊現象等物質或非物質的認同媒介，連結其與家屋的關係，並利

用親屬或婚姻關係等語言，建構其世系傳承的合法性。在家屋社會的概念

中，家屋可視為一種統合（unity）對立的介面，它預設了一種關係的物化

（objectification of a relation）假設，人的關係與價值經由物質文化的轉化，

形成一種制度性的創造（Lévi-Strauss 1994）；此外，因為家屋的組成同時也

指涉了一群法人實體（corporate body），所以從一個續存的社會文化實體

而言，家屋亦可被視為一種持有財產的單位（Fox 1993）以及積累歷史、延

續特定社會關係的物質平台（Joyce 2000）。所以家屋可視為一個社會群體 

（house as social group）間的中介體，甚至自身就是一種社會群體（Gillespie 

2000）。家屋指涉的不只是建築物本身，也是在地社群認同與分化的基礎，

同時也是不同社會關係組成的原則，進而成為一種組織與分類人群的基本架

構（Gillespie 2000；Waterson 1998）。家屋社會概念的提出，被視為一個有

用的啟發工具（heuristic device），經由專注動態與過程的社會組織觀點，驅

使我們重新思考家屋的建築和社會及象徵意義的關連，並以家屋為單元重新

建構社會秩序與分析社會關係（Carsten and Hugh-Jones 1995）。

Lévi-Strauss（1972）認為家屋的興築同時也是一種手做技藝的體現

（bricolage），興建者在有限的環境條件下進行選擇與調適，所以家屋建築

其實涵括了外在世界的影響、限制與興建者內在的習性。所以在家屋社會

的相關討論中，研究者亦認為家屋建築中的各項要素，乃至家具的空間配

置及家屋在聚落內的分布都兼具某種象徵意義，反映出其世界觀及整個社

會關係系統，家屋成為一個世界觀的載體（Cunningham 1973；Lévi-Strauss 

1987），Carsten and Hugh-Jones（1995）認為家屋與身體間，存有某種類比

網絡，經由共享共同的建築構造與生命歷史，將家屋內的空間秩序會內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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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屋成員的認知模型，並以其作為思考、經驗世界的基礎。人們類比身體的

概念來建造家屋，同時也以此建構該社會中的個人與群體概念（Carsten and 

Hugh-Jones 1995）。

家屋所涵蓋的世界觀，同時也反映了家屋內外的空間配置與聚落的社會

互動景況；Fox（1993）的研究便指出，家屋的配置存在某種次序，若以建

築結構做為參考點，可以發現家屋內的空間利用連結了人們對於家屋內外的

象徵意義與社會生活，而這樣的假設亦在Cunningham（1973）、Bourdieu 

（1973）、Sather（1993）、Waterson（1993）的民族誌研究中獲得回應，

並從而建構了建築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及身體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的討論（Carsten and Hugh-Jones 1995）。緣

此，家屋社會概念的提出也為空間與文化範疇間的討論，建構了一個時序性

的研究取徑（Hugh-Jones 1995）。

近年來，家屋社會的研究開始從地景、物質文化、財物等觀念切入，並

且結合歷史、考古與民族等學科，嘗試從另一個更寬廣與多元的視野，理解

家屋所代表的社會關係（Gillespie 2000）。

然而，若從環境人類學的觀點思考，家屋作為一種創造性的社會制度，

非僅止於內部空間的代表意義，其興設除了回應人類基本的生物需求與文化

特質，且其運作必須與周邊的環境資源及社群的在地知識進行調和，始能確

保一個家屋的存續；家屋作為一個供養人口生活的單元，在土地資源有限的

狀況下，必須在土地承載力、人口規模、生計技術間取得平衡，而家屋內的

日常生活與共享本質，更成為在地知識的日常實踐場所。家屋成為知識-實踐-

信仰三者間的中介（intermediate），同時也體現了某種環境資源經營節點的

角色。然而，家屋的日常運作與空間配置如何連結環境資源的經營管理？家

屋的承繼如何在土地承載力、人口規模、生計技術間取得平衡？由個別家屋

所涵構的聚落地景，如何連結其社會組織與環境經營？

（一）研究區域

1. 週邊環境資源與特性

丹巴縣地處四川西部的高山峽谷區（圖1），因位處盆地與高原的過渡



59

丹
巴
縣
嘉
絨
藏
族
的
家
屋
社
會
與
環
境
資
源
的
永
續
性

地帶，氣候多受地形影響，具有明顯的垂直分帶性。境內降雨雖多集中在夏

季，但降雨量隨地形、海拔變化顯著，海拔高處降雨（降雪）明顯增多。本

研究之主要探討區是位於丹巴縣城東北方之中路鄉，該地的地下水文多屬基

岩裂隙水（段麗萍等 2007），其水量主要來自降雨的補給，多順坡逕流，並

於聚落周邊低窪處呈湧泉或片狀滲流，當地居民稱此為「沁水」，多將其沿

山坡導引至圳路，以供農作及民生使用。

中路鄉的主要聚落與農地都位於山麓沖積層，土壤以潮土或山地褐土

為主，其表層一般為砂質層或是黏土層，具有土質厚、灌溉條件好、有機質

多、肥力高等特性，適宜農耕及經濟林木的生長發育（丹巴縣志 1996）。

豐富的土石資源同時亦是房屋建築、田埂砌石等傳統工法的重要材料，袁曉

文與王玲（2003）的研究便指出中路藏族建築多利用當地大量的天然土石資

源，並配合當地豐富的林木資源，建構其特殊的多層次藏寨建築。

圖1. 丹巴縣的地形與主要聚落分佈（蔡博文、鍾明光 繪）

2. 以農耕藏族為主體的文化社群

本區之藏族聚落多位於陡峭的山麓平台，居民多以農業為生，係藏彝

走廊內少有的農業區域。中路鄉面積約470,000畝，產糧區大多在海拔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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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下，現有耕地4,065畝，是丹巴縣著名的糧食和水果產地（丹巴縣志 

1996）。此外，林地面積占全鄉面積的20 %左右，其餘多為草場及荒山。

根據2003年的統計資料，中路鄉總共有551戶，2948人，平均每戶5人，

主要的家庭型態為核心家庭，鄉內共有：克格依、基卡依、呷仁依、波色

龍、罕額依、折龍、李龍、縱甯、俄滿、俄多等十個自然村。人口主要集中

在五個自然村：克格依村—348人（藏族316人、漢族31人、羌族1人）；基卡

依村—428人（藏族412人、漢族16人）；呷仁依村—554人（藏族498人、漢族

56人）；波色龍村—386人（藏族351人、漢族33人、羌族2人）；罕額依村—

460人（藏族179人、漢族272人、羌族9人）（袁曉文﹑王玲2003），其位置

如圖2所示，平均家戶耕地面積為0.8畝。

圖2. 中路鄉各自然村的空間分布（2009 WorldView-1衛星影像）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家屋社會的觀點，利用高解析度衛星影像判釋、現地調查、深

入訪談等方法，獲得研究區的土地利用分布、社會組織、在地知識、傳統工

法等文本，探討嘉絨藏族文化社群如何透過家屋的中介角色，進行聚落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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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資源經營與管理，並試圖利用：家屋生活所涵納的社會制度、在地知

識與工法以及家屋如何扮演環境資源經營節點的角色，探討該地的家屋社會

及其在地知識體系，如何與其特殊的環境條件進行嵌合；同時討論聚落地景

內的文化社群與自然環境如何互動，藉以釐清在其特殊的環境資源框架下，

家屋如何扮演嘉絨藏族世界觀的載體以及環境調適的介面，創造其特殊的永

續性土地利用及資源利用。

（三）家屋做為嘉絨藏族世界觀的載體

1.家屋做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實踐單元

在中路鄉，每個家屋皆有屬於自己的房名，這些房名除了指涉房子本身

之外，同時也是居住在內的家族姓氏，在中路鄉的案例中，除了部分以地名

為基礎的房名之外，大部分房名都是與住戶姓氏一致，並以其作為世系繼承

的符號。林耀華（1985）認為房名的繼承制度，同時也代表了家屋繼承人的

一切權利與義務，舉凡住屋財產、田園土地、糧稅差役、家族世系，以及族

內人員在社會上的地位，莫不包含在家屋名號之下。

郎維偉與張樸（2010）認為嘉絨藏族村落社會同時具有血親/姻親的二元

親屬關係，社群內部則是透過房名聯繫出一個共同的繼嗣群，各個家屋間以

「房」為單位建立了一個緊密的互助網絡與姓氏文化，也就是說房名的繼承

其脈絡雖然鑲嵌於「以房產為中心」的財產繼承制度中，但在過程中亦肩負

著一定程度的社會角色與義務轉移。

中路鄉的家屋繼承體系主要是透過長嗣繼承（primogeniture）的社會制

度進行繼承轉移，並建立其合法性，其主要特徵是由長子或長女繼承家業，

並擔負繼承家業、贍養老人的權利和義務，形成一種兼具社會與經濟特質的

三位一體長嗣繼承概念（圖3），其餘兄弟姐妹到結婚年齡時，男性上門入

贅，或出外打工另尋婚配，女姓則是出嫁。此外，因為繼承的同時也涉及了

各家屋在聚落內部作為一個互助單元的社會角色，繼承者除了繼承房產也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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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其在聚落社會中的義務，所以社會角色如何透過長嗣繼承的系統進行轉移

及確認，也同時反映在其房名的繼承制度上。1

圖3. 三位一體的長嗣繼承概念（羅永清 繪）

在長嗣繼承的制度下，非長子的上門婚（入贅）成為中路鄉的特殊婚姻

型態，而上門機制的設計同時回應了家屋繼承的正當性及經濟性，非長子的上

門，對女方家庭而言，除了家屋內增加了一個新的勞動力之外，也解決了家屋

繼承正當性的問題；且對其原生家庭而言，除了回應不分家的社會機制之外，

也建立了兩家之間的生產互助網絡，拓展其社會資本。林耀華（1985）認為這

種一人傳代的習俗，經濟因素應該是主要的考量，因為家屋名號下的所有財

產，只能供給一個家庭的生存機會；中路鄉的長嗣繼承模式也間接的控制了聚

落中的家屋總數，非長子若想要透過分家，以另建新房的方法建立新的家屋，

1　 中路鄉的房名繼承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1.由長嗣繼承老家的家屋與房名，2.非長子上門到別家

入贅，以其原生家庭的房名取代女方原有的家屋名，3.兄弟分家重新建立新的家屋，但是仍沿用

舊就有房名，並用上下、新舊等觀念加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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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面對不孝的社會規訓；2 從環境承載力的觀點檢視，長嗣繼承概念可以理

解成一個總量管制的概念，在不擴增家屋的前提下各家土地的完整性得以維

持，其農業生產與收益得以維持，而其土地利用型態，也正好能維持家庭的經

濟生產與生存需求，同時減低向邊際土地擴張的環境風險。

徐君（2004）於丹巴地區的調查發現，在某些生產力水準較低的聚落

中，單一家庭抵禦自然災害及應對無常變化的能力有限，往往需要藉助勞動

力交換的機制，而該機制便是鑲嵌在以家屋為單元的長嗣繼承制度中。中路

鄉作為一個農耕社會，基本上是以家屋作為勞動交換的主體單元，其制度同

時受到村里範圍及生產大隊體制的影響，3 但親屬關係則是傳統勞動交換的基

礎；以家屋姓氏為符號特徵的家族（包含姻親關係）越大，勞動交換的互助

範圍就越廣，其家族在聚落中的角色與社會義務也就越顯清楚。一般而言，

中路鄉的勞動交換同時涉及家屋在社群內的公私義務（圖4），大概有以下幾

種類型與場合：家屋修築、邊坡營造、水路維修、田間管理、薪柴採集……

等，其交換的原則一般來說是「一工換一工」，家族間在進行勞動交換的同

時，也等同於在進行某種在地知識的實作。4

圖4. 勞動交換與公私義務（鍾明光 攝）

2　 原生家庭的父母雖不能反對兄弟分家，但必須負擔新房興建的工作，並要將家戶土地進行分割以

協助新家庭的維生，除了對其形成莫大的經濟壓力之外，也因為父母是與長嗣同住，分割的土地

將更難維持原有家戶的生存所需。
3　 以位於克格依村的東坡家，在2009年底的廚房改建工程為例，其動員網絡以本村為主，每家都

有派人出工，鄰近的村落前來參與勞動交換者，則是以親戚或曾經交換過的家庭為主，更遠一點

的村落，會來的人都是以親戚為主，工程期間總共有四次比較大的人力動員：1.前往山上採集建

材、2.集體砌石、3.集體砌石、4.工程收尾；每次都有超過70位村民參與。
4　 在東坡家的案例中，因為地基砌石與石材準備，需要大量的人力，參與的群眾在特定領班的指揮

下，各司其職，分工順暢，顯示參與者對於傳統工法的掌握純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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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中路鄉的家屋藉由長嗣繼承制度的延續，讓人口的轉移具有

優勢，且同血親/姻親家庭間的的勞動力交換機制，也創造並靈活調整聚落內

部的勞動力供需，同時讓其家屋社會的元素得以持續，其設計皆與其地方特

有的農村經濟進行扣連，經濟因素成為婚配系統能否運作的潛在規則，也是

血統繼承之外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家屋作為在地知識與工法的載體

中路鄉的家屋，當地藏語稱為「空巴」，意為「房屋」。當地的建築

也是透過類似的砌石工法，利用在地大量的土石資源，並配合當地較豐富的

林木資源，進行樑柱的架構與室內裝修，同時亦會利用泥土鋪築樓層和屋頂

（袁曉文﹑王玲2003）。

一般而言，中路鄉的藏族家屋多位於農田旁；居民先於基地挖開2—3米

深的大坑，並於坑內投入大石以穩定地基，後經過二個月的時間等待地基穩

定，並填塞更細的石塊，讓地基呈現平坦的狀態，以利後續的施工。主要的

建築材料，除了自家的白揚木之外，也搭配一些砂木或紅砂木作為主要的樑

柱，而白楊、柳樹則是作為屋頂橫樑的輔助之用，同時聚落裡也遵循著七 

（月）竹八（月）木的砍伐原則，這樣採下來的木頭才不容易有蟲蛀。在裝

修部分，則是委由當地工匠，利用採集而來的白泥、紅泥，或是用植物淬練

黑色的汁液，來作為藏寨最後裝飾的材料。近年來，有部分家屋開始在泥土

屋頂上，再覆蓋一層水泥，以期達成防水、隔熱的效果。

整體而言，家屋的位置除了分布於山麓堆積平台外，另多分散座落於坡

地之中，在坡地上的選址則偏好屋後有巨石或山坡作為依靠，同時會避開湧

泉與潮濕的地方。家屋以石材和石砌技術做為物質基礎，可以兼顧居住與聚

落安全，且各種石砌高碉相互競美，形成該地的建築標誌（張先進 2003）。

中路鄉的家屋建築，多數材料都來自當地的自然資源，且取用需依照當地特

殊的時序，同時許多材料都是可以二次或多次使用的。5 家屋樓高三至五層，

5　 在中路鄉的訪談中，當地有些居民曾經為了修建新藏寨的需求，而去拆除舊的碉樓，以獲取其石

材，這種狀況一直到近年來，碉樓的文化資產價值逐漸被注意之後，縣政府使用公權力強制禁止

拆除，類似的情形才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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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飼養豬，頂樓為平台，用來曝曬農產品，部分為半開放式結構，用來

陰乾及儲存農產品，其餘樓層供住家使用。房舍周圍以石頭砌成圍牆，牆內

多有種植果樹、蔬菜、豬菜等粗放型作物。

居住在中路鄉的嘉絨藏族在其家屋及碉樓建築上展現了精湛的砌石技

術，同時也承襲傳統的資源使用模式，透過對傳統工法與技術的有效運用，

反映了居民透過在地知識的實踐，維持了資源的強健性，如：砌石駁坎技術

的運用讓民眾有效地維護土地資源，保障生產作業機制的穩固，同時也避免

了土地資源的流失。這樣的砌石工法，從現今觀點觀之，除了充分利用現

場資材且施工簡易等優點之外，且因具有適當的孔隙，可以提供多種生物

生長棲息，並具有良好透水性，符合生態、透水及自然美學的需求（劉美蘭 

2006）。

本文試圖從家屋的建造過程中，釐清其所隱含的在地工法，及其對於

週邊土地利用的影響，並發現這樣的工法亦同時應用在中路地區的田埂、灌

溉圳路等環境工程，它同時處理了陡坡耕種與農業用水的議題，亦涵構了中

路鄉土地利用型態的基礎。此外，家屋的建造除了工法、技術之層面，同時

亦反應了該地的分家與土地分配議題。1982年改革開放後，中路地區進行了

一系列的土地重新分配工作，各村土地被分為頭等、二等、三等、等外這四

級重新分配，其中頭等又再分成三等分，主要是以灌溉、坡度、肥沃度等原

則作區分，主要由公社組長負責評定與丈量各土地等級，因為只有簡單的地

籍登記系統，並沒有詳細的地籍圖資，但是因村民對於聚落內土地屬性大致

了然於胸，所以土地等級的評議，都沒有受到質疑，各家人口以全勞、半勞

（以16歲作為區分）作為分配額度計算，平均分配村內各等則土地，若實在

有無法分配的狀況，再用抽籤的方式決定。

而這樣的土地重分配過程，亦開始衝擊長嗣繼承制與家屋的興建。在公

社時期因為長嗣繼承所對應的土地資源，通通收歸國有且是以共同經營的方

式進行耕作，在加上工分的計算方式有利於人口眾多的家庭，所以長嗣繼承

制度雖然還在該地奉行，但是分家創立新房的規訓卻也逐漸減弱，以致於家

戶與各村總人口數，開始呈現快速增加，整體聚落資源亦呈現緊張。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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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後，長嗣繼承的制度與其所對應的土地資源開始重新連結，家戶所擁有

的『重分配』土地，開始針對長嗣繼承所需要的資源型態進行調整，旱地及

水地的分工開始細緻，後期更因為退耕還林等政策之影響，較陡的旱地開始

成為白楊木種植的候選地以供應家戶薪柴所需，而白楊木林也開始重新出現

在聚落周邊。

3. 以家屋為核心的環境資源經營與土地利用格局

中路鄉農地的分布相當廣泛，在整體土地利用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就

地形構造而言，中路鄉為兩個山谷崩塌堆積組成，為一長約2.7公里，寬約2.3

公里，垂直落差可達700公尺的堆積層，在此堆積層上隨處可見經整地而形成

的梯田農地，廣泛地散布於中路鄉的各處。

檢視中路鄉的土地利用模式，家屋周邊的畸零空地多種植黃豆、花椒、

向日葵、蘋果、梨、核桃、茄子、辣椒、南瓜、高麗菜、豬草（多樣）、白

楊木等作物，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這些農作多採粗耕方式，不投入太多人

力，卻可以補充家屋內部所需要的雜糧來源。

在本地傳統上，農地屬於家屋的財產，負責一個家屋的食糧與莊稼生

產，基本上多數的農地都是操作冬小麥的種植模式，也是提供家屋主要的糧

食來源，同時亦會搭配夏季玉米的種植，其主要是作為家戶內牲畜的糧食，

成為間接糧食作物；農地的所有權歸屬於家屋，而非分配至個人，故在傳統

的土地利用形態中，農地與家屋的空間位置多具有相互關聯，農地成為家屋

在地理空間上的延伸。此外，農業的勞動力多以家庭人口為主，農忙時則進

行不同家屋間的勞動交換，以補充人力的不足。

除了農地之外，林地是中路鄉另一主要的土地利用類型，多分布於坡度

較陡，且未用於農耕使用的土地上，另也有少部分位於農地邊界上。林地的

所有權歸屬與農地相似，傳統上均以家屋為基本單位，提供家庭建料與日常

薪柴的需求。而近代的土地制度則將林地所有權區分為公有林、集體林與家

有林，公有林是指村有林或鄉有林等政府持有的林地，集體林則是多個家屋

分攤持有的林地，而家有林則是歸屬於單一家屋的林地，仍是以提供建料與

薪材兩類功能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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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牛場是指聚落上方海拔約3,600公尺以上的高山區域，為高山草原的

植被形態，在每年7—9月間作為村落耕牛的放牧場域，其餘時間則沒有使用。

傳統上高山草場為中路鄉民共同擁有，現則為公有財產。

上述幾種土地利用的模式，在空間位置的分布與組成上呈現出相互對應

的關聯與脈絡。就其組成功能而言，家屋與碉樓屬於居住的生活空間，而農

地與林地則為勞動與生產空間，廟宇則屬於信仰或公眾互動的場域，高山牛

場與其他公共設施則是屬於民眾共享的公共資源型態。這些不同功能的土地

利用類型中，若以家屋與碉樓合組的生活空間為中心，可發現在整體的空間

分布上，約略呈現著「家屋—周邊畸零地—主要農地—大區塊林地」，此類由

內而外擴張的空間分布型態，但是這一個鬆散的土地利用結構，必須滿足家

屋本身的資源耗用需求，也同時要與周邊家屋的土地權屬進行連結，所以實

際的土地利用型態並非一整齊的空間。此分布模式的核心圈為家屋的建築主

體，第二層則是包覆於建築體外圍（或夾雜於其中）的小區塊林地，緊接在

林地外的則是第三層較大規模的農地，農地之間的交會區則緊鄰著第四層的

大區塊林地（圖5），而廟宇、公共設施等則是散落於上述四層的交會區域

中，高山農場則是另外獨立於此類空間單元，獨自座落於海拔3,600公尺以上

的高山草原地區。

圖5. 中路鄉土地利用格局概況（2009 WorldView-1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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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中路鄉的土地利用格局，係以家屋為中心，搭配周邊的地勢

與環境條件，將土地利用區分為農地、林地與高山草場等三個主要類型，並

配合相關的生產設施與人造構物，建構其有效的土地利用格局。 

4.適地適用減輕邊際土地開發壓力

中路鄉的土地利用型態充分展現了適應自然環境與確保糧食安全的目

標，梯田是坡地地形的調適，畸零地的經濟作物是地盡其利的表現，林地是

維護水土資源的保障，家屋與農地所形成的良好空間結構是土地效率使用的

前提，整體土地利用方式呈現出居民對自然環境的瞭解與掌握。農地、山坡

林地或高山牛場等均有其最適宜的利用方式，選擇傳統上最適合的土地利用

即是適應自然環境的作法，而非改變自然環境，因此在未受到刻意改變的情

況之下，該環境便較能維持強健的承載力，同時也確保了環境資源的延續。

此外，中路鄉擁有廣大的農地與良好的地力，在農作物的供應上因而顯

得穩定而充裕，由本研究的田野訪談資料得知，每家農作的收成量皆超過糧

食的需求量，在供給大於消耗的情況下，穩定的農業資源支撐著社會系統運

作中的糧食供給安全，讓在地社會運作時無須肩負拓展糧食生產的壓力，因

而減少土地開發的潛在壓力，讓本地的土地資源承襲既往的使用模式，能夠

繼續維持著傳統耕作形態，也減低了土地利用的變遷，讓每一塊土地均能在

既有穩定的使用機制下獲得妥善的利用，同時也建構了以家屋為核心的環境

資源取用機制（圖6）。

圖6. 以家屋為核心的環境資源利用循環機制（蔡博文、鍾明光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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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屋做為環境資源利用與保育的節點

1.永續土地利用格局下的資源循環取用

一般家屋多有地下層，當地藏語叫「熱瓦」，意為「關牲畜的地方」；

二樓稱為「嘎嘩」，意為「人居住的地方」；三樓稱為「巴咱」，意為「待

客的地方」；四樓稱為「嘎底」，意為「放莊稼的地方」；五樓稱為「左

日」，意為「煨桑（敬神儀式）的地方」（袁曉文﹑王玲 2003）；基本上，

每個家屋都會利用其地下層養殖豬隻或牛羊，是當地主要肉品來源，其以玉

米及豬草餵食，夏季會將玉米及豬草曬乾，以供冬季食用，每年冬季宰殺

全年食用豬隻，製成醃製品儲藏，夏季不宰殺。每個家戶亦飼養牛，牛不

食用，母牛提供牛奶，公牛協助農耕，一般而言母牛不特別餵養，任其食用

路邊草。豬與人的糞便做為肥料使用，少有使用現代的化學農藥，且農產及

畜產品透過其特殊的儲存環境與醃漬工法，皆足以滿足每一家戶全年的糧食

需求。整體而言，中路鄉的家屋空間配置，具體地對應了該地居民在物質生

活、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的需求與型態。

若以人類生物需求的觀點來看，中路鄉家屋的空間利用格局，除了滿足

住居的需求外，同時亦包含了某種生產、儲存的資源轉化角色；家屋將其生

物需求，轉化為其所屬土地的農業耕作模式，並藉由農糧的儲存空間設計延

長農產品的保存期限，以度過漫長的冬季，同時，藉由底層牲畜的養殖，將

農產品轉化為乳類及蛋白質，而家屋旁的畸零地則是藉由蔬果的種植，提供

生存所需的維生素與纖維質，形成了家屋內部的資源利用循環（圖7）。在這

個家屋內部循環的邏輯中，家屋成為了一個資源的轉譯點，連結了家屋內部

的生存需求與外部的環境條件，同時也讓家屋的社會角色有了積累的空間。

圖7. 家屋內部的資源利用循環（蔡博文、鍾明光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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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戶內部與周邊畸零地的細緻利用之外，梯田的作物類型也與家戶

生活需求密切對應，其約略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在平緩的梯田上種植大面

積的糧食作物，包含玉米、小麥與馬鈴薯等，這類作物易於貯存，不僅是居

民的主要糧食，也是豢養家庭牲畜所需的秣糧，由於這類作物的需求最大，

於是常見到大規模地種植於梯田中。第二類作物類型是充分利用每一塊畸零

農地，在較小區塊的梯田上種植小規模的蔬菜，這類作物同樣用於日常飲食

所需，但需求量不如主要食糧，因此耕作方式採小區域或片段式的耕種。第

三類作物類型則是當糧食需求被滿足後，在其他未種植食糧或灌溉不便的農

地上種植蘋果、花椒與核桃樹等經濟作物，用於對外銷售換取財貨。

由於中路鄉地形多為山坡地，除了已被開發為梯田的農地外，其餘的山

坡地皆維持以森林為主的土地利用型態，可以廣泛將其界定為林地，除此之

外，在家屋建築外圍的小區塊樹林也可以界定為林地。林地上種植生活所需

的林木以及經濟作物樹種，生活上的林木需求包含燒柴與建屋木料二類，常

見的樹種包含：白楊木、杉木、梨木、松木、紅砂木等，其中松木、紅砂木

等質地較堅硬的木料優先用於建築使用，其餘樹種則多用供應柴火需求。在

上述的樹種中，最常見到也最被廣泛種植的樹種則是白楊木，主要係因白楊

木易於種植，直接插枝即可分株，生長快速、生長期較短，契合民眾對柴火

供應的頻繁需求，因而廣泛地被種植在各處林地中；除了生活所需林木外，

另一種林地作物型態是夾雜種植經濟作物樹種，如核桃樹、蘋果樹等，但此

類作物型態較多位於家屋周遭的小區塊農地邊緣中，較少出現於山坡地的林

地上。

整體而言，土地利用的配置係以家屋的生活需求為優先，家屋內部生活

存在一個內部能量循環的體系，主要係維持家戶內部的生活需求，而此體系

同時也扮演著周邊土地利用的驅動角色，在主要的糧食土地利用有餘的情況

下才用於種植經濟作物，因而較無大規模的經濟作物墾植；同樣地，大範圍

的山坡林地以種植日常所需木料優先，僅有少部分的小區塊林地用來種植經

濟樹種，此皆反映出本地的農、林地生產係以自給自足為主要考量，因此至

今仍得以保持豐饒的土地資源，並持續維繫著資源生產與社會需求間的動態

平衡關係，同時也建構了家屋內外的資源永續利用策略（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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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中路鄉以家屋為中心的土地利用格局（蔡博文、鍾明光 攝）

2. 傳統工法與水環境治理

砌石工法是建構中路鄉農業地景的重要基礎，該地區的藏族文化社群除

了利用砌石技術建構聚落內的家屋與碉樓，同時藉由家屋間的勞動力交換，

類似的工法也普遍運用在護坡田埂、儲水池、圳路等農業設施的營造上，建

立了符合地形與水文條件的梯田農業地景，所以砌石技術不只可視為聚落居

民常年勞作的傳統技藝，同時也是在地知識的具體展現（圖9）。6 經由砌石

工法所建構的石砌牆，兼具田埂與護坡的功能，配合地形比次連延、層級而

上，形成當地綿延的梯田景觀，有效增加耕地面積；此外，在坡度陡峭的地

形中，該地藏族在高落差的砌石牆之間利用白揚木、花椒等植物的種植，加

強固坡之功效，同時創造柴薪供應與額外的家屋經濟來源。

6　 首先，村民會沿著田地旁的邊坡挖掘一個寬約2-3尺的土溝，再由熟練的工匠，將比較粗大的岩

石，用大鐵鎚敲擊使其嵌入泥土中以建構扎實的地基；之後便由其他村民在此地基之上，進行橫

向或是縱向砌石的堆疊，並利用當地經過沾水的濕潤泥土進行不同砌石間的黏著，過程中儘量將

小石頭與濕潤泥土填滿砌石牆間的縫隙，最後則在完成的砌石牆（田埂）上與地基處，覆蓋濕潤

的泥土作為保護。整個過程除了幾位領頭的工匠之外，相關的勞動力都是由村裡的各家各戶以類

似勞動交換的方式提供人手共同營造，成年的婦女與男性，進行砌石的堆砌，大型的砌石由類似

鐵牛車的動力器具進行搬運，兒童則是背著竹簍子協助搬運小砌石。類似的工序大多於冬天進

行，主要是取其降雨少的乾季特性，使砌上的土石能夠有充裕的時間可以乾燥、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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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砌石工法在聚落地景營造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鍾明光 攝）

砌石牆的工法與架構，同時也利用在水利設施的營造。當地居民利用

其豐沛的地下水資源，以各村自然為單位建置大型的砌石儲水池，透過精巧

的砌石水門設施與田間溝渠的連通，同時配合聚落內的天然與人工的水路，

連同自聚落中隨處可見的「沁水」，建構了一個綿密的灌溉網絡，為乾季的

農耕提供穩定水源，從而支持了中路鄉農業地景的延續。中路鄉民眾的日常

生活中，對於水利資源的功能需求可分為三類：民生飲用、農田灌溉以及排

水。透過砌石工法的轉化，將家屋、農田、汲水池塘與蓄水池搭配地形的相

對關係，建立出一套彼此串連的供水、灌溉與排水三者合一的水利系統網絡

（圖10）。此一系統讓民生用水與農地灌溉水能夠穩定且安全的供給，對於

家屋生活需求以及農地的穩定生產提供了保障，使水源能夠穩定而安全地供

應（圖11），同時分攤了水源相關的風險（如：缺水、野水溢流）。

在引流沁水的水道系統中，白楊木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白楊木擁有生

長速度快、較深的根系與高傳送水分的特性；在中路鄉的引水渠道周邊，常

看到許多白楊木分佈在渠道兩旁負責水土保持的工作，該地居民利用白楊木

根系耐水的特性，協助水道邊坡的穩定，讓從高山引流過來的水源能夠順利

地流入聚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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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水利網絡中的設施型態（鍾明光繪製，底圖
為Google Earth所提供之2005 QuickBird衛星影
像）

圖10.  中路鄉的水利網絡（林嘉男繪製，底圖
為Google Earth所提供之2005 QuickBird
衛星影像）

此外，在聚落旁的大型陡坡上，我們亦可發現種植成片的白楊木林，配

合著陡坡的地形連綿而下，白楊木以其耐水性且生長快速的條件扮演著水土

保持的功用；此外，在白楊林中同時亦會發現有許多縱橫的水路由上往下逕

流，透過白楊木林所提供的『穩定環境』，嘉絨藏族有效地控制了從山上流

下的水源對坡地所造成的沖刷，同時也為白楊木的生長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

境，在中路鄉甚至有些村內共有的白楊木林，配合地形由上而下呈現倒三角

形的漏斗形狀，林內利用石砌短牆將逕流的水道逐漸匯集於漏斗底部，並於

開口處建置大型的儲水池，除有效進行水土保持外，並透過水門與灌溉溝渠

的調配，將水分配於各個需要灌溉的田地。同時，白楊木也是聚落中的重要

建材，各家各戶都會在陡坡種植白楊木，作為若干年後家族興建新居的木料

來源，所以該地雖然沒有現代水泥工法的協助，但當地居民仍可利用樹種及

地質的特性，建構出一個穩定且安全的灌溉網絡。

整體來說，中路鄉的砌石工法與其所展現的在地知識是當地重要的「無

形文化資產」，居民利用當地大量的天然土、木、石等資源，創造出許多經

濟、堅固、實用的藏式住宅與碉樓，這些以當地石材、林木為基礎的砌築或

是儲水池塘，是在地知識為基礎的傳統工法體現於各類傳統建築中，又常以

獨立形態存在，因為經歷了漫長經驗的積累，其技術都堪稱精湛，其氣勢雄

偉也常以精巧的形式展現在聚落地景的營造上，符合了當地氣候特點、也充

分發揮因地制宜的精神，表現出顯著的地域特色亦兼顧了水土保持及生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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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為聚落的發展及土地利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而這些工法的利用，也為

中路鄉的人地關係建構了一個動態穩定基礎。

3.家屋聚落群所涵構的共有資源協同治理機制

陳睿（2005）認為一個嘉絨藏族的家屋實際上是血緣、姻緣和地緣的高

度重合體，是人際關係的空間邊界，而日常交往更體現出聚落內的高度趨同

性和整體性。以個別家屋為單元的聚落，除了擁有共同的社會制度外，經由

共同在地知識與工法的轉化，發展出協同的治理機制，也使得周邊的共有資

源能夠得到良善的治理。

水資源是中路鄉重要的共有資源，因地質與地形結構因素使其水源涵

養豐沛，地表湧泉與地下水資源甚豐，同時在聚落的東北向有一山溝（磨子

溝）可供汲水。透過水利溝渠的興建，整體水源足夠應付聚落內飲用水與農

田灌溉之需求，因此並無缺水的困擾，然此地水資源的利用能夠維持穩定的

機制，除了豐沛的供應來源外，還包含以家屋為單位的治理/分配系統，並以

傳統工法建置完備的水利系統，有效地供應農地與家屋的用水需求，例如：

在乾季的水源調配上，亦可發現中路鄉的嘉絨藏族會以各自然村為單位，進

行大型蓄水池的營造，透過傳統的砌石工法，建造長寬各30公尺的大型儲水

池，以因應乾季時種植小麥的灌溉需求，這類的大型儲水設施，常會與聚落

裡的白楊木林進行搭配，由白楊木林配合從山上往下逕流的水道系統，將水

引入儲水池內，或是在儲水池的出口處利用白楊木林，將水導流到聚落的灌

溉系統中；豐沛的水源流逕提供了白楊木良好的生長環境，而白楊木的根系

及耐水特性，則穩固了水流經過時的水土保持工作，透過白楊木林與地下水

系的協調運用，並搭配聚落內的大型儲水池，可為冬季的小麥種植提供了穩

定的水源，也使得中路鄉成為一年可以收穫兩次的農業區域。在中路鄉的地

景中，水環境治理的工法緊密與家屋、農地進行鑲嵌，以家屋為主體的社會

組織，整合了不同的用水需求與不同的供水功能，促成水資源的有效治理。

林木亦是中路鄉日常生活中重的要共有自然資源，除了提供柴薪燃火之

用外，也作為建屋時的木料供給，相對於農地提供安全的糧食供給，林木在

中路社會的運作上則扮演天然能源與建材提供的角色。在柴薪與建材兩種功

用中，由於房屋的更替速率較慢，建屋的木料需求較不如柴薪需求殷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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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於林木資源的使用仍以柴薪需求為大宗。現今中路鄉的生活型態尚未倚

賴現代化的設備，其對於燃火、燃料的需求依舊使用傳統的柴薪木料，這些

木料的取得均得倚靠勞力，同時也仰賴著良好而完整的林木植栽系統。在日

常生活大量而頻繁的柴薪需求下，林木資源是否能夠穩定地供應便顯得格外

關鍵，而中路鄉的林木供需能夠穩定且平衡，是因在地民眾沿襲傳統的使用

型態，林木僅用於滿足柴薪與建築材料需求，未因經濟考量而過度砍伐，故

得以保持林地的完整性，同時居民們也承載著對木材植栽的在地知識，充分

利用白楊木易於分株且生長快速的特點，使其能夠穩定的提供木料供給，而

且維繫社會運作所需的能源供應。從林木的供需關係中可發現，居民維持傳

統的使用型態，且運用在地知識進行林木的經營管理，使得林木資源在環境

系統中維持穩定供應的關鍵。因此，傳統使用方式的維持與在地知識的運用

是林木資源動態經營管理的重要條件。

丹巴縣幾乎每村都有屬於自己的草（牛）場，草場大多分佈於海拔2,400

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帶，具有海拔高、坡度大、草質差、牧草覆蓋面小、氣溫

低、日照短、多霜雪、冰雹的特性。自1976年起縣政府開始有計畫經營草

場，透過撥款及提供種子的方式大量增加草地面積與覆蓋度，並建立公社牧

場，當時稱之為草庫倉建設（丹巴縣志，1996）。中路鄉的草場因為距離聚

落較遠且難行，所以大部分的時間皆委託村內之草場管理人代為管理。每年

七至九月間，村民會將自家農耕公牛交由專人送到高山草場進行放牧。高山

草場在這段時間氣候適宜牛隻活動，且有大量的藥草生長，牛群在草場放養

兩個月就可以補充農時勞動的能量消耗，草場的草藥能更有效地補充牛隻的

精力，避免疾病；村民在九月初雪季開始前會前往草場入口將牛隻領回，同

時支付放牧人適當的酬勞。這樣的模式，連結了高山草場與聚落耕地的運作

聯繫，聚落地區雖然以農耕為主，但也充分利用高山草場的共有資源，可以

視為聚落家屋間針對共有資源的調適機制。

整體而言，以個別家屋為單元的聚落，透過共有共繫的社會制度與傳統

工法，架構了中路鄉的土地利用框架，雖然同時包含有公、私有兩種特性的土

地，但是藉由家屋所涵構的內外循環體系，以及各種協同治理機制的整合，使

整個生產地景以及其地力、用水，維持在豐饒而動態穩定的狀態（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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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以家屋為單元的聚落體系及其共有資源治理（蔡博文、鍾明光 繪）

四、結論與建議：家屋社會與環境資源的永續性連結及衝擊

家屋是丹巴地區藏族在聚落經營上所呈現在地知識的體現，也是塑造

千百年來丹巴地區藏族聚落地景特色的重要驅力，該地的藏族文化社群以每

一個山麓堆積平台為單元，建構一個以家屋為主體，且能自給自足的聚落，

其土地利用與家屋社會的特性緊密鑲嵌，且其所利用的在地知識，充分配合

當地的自然資源與環境特色，包括：水源治理、傳統農業、砌石工法、樹木

林相……等環境相關的在地知識，而這些知識都顯現出符合現代土地資源永

續利用的概念；農業生產方式亦與社會制度相互對應，形成一個符合現代生

態保育觀念的永續性聚落體系。

嘉絨藏族的家屋繼承制度，建構了其特殊的繼嗣群與勞動交換網絡，而

家屋建築的營造，除了展示其豐沛的在地知識與工法，更成為建構其農業地

景的物質基礎。家屋內部的空間利用，非只反映了嘉絨藏族的生活需求，同

時也將家屋與週邊環境資源緊密連結，體現了家屋在聚落土地利用的驅動角

色，以上種種的特質，都呈現了家屋在實質上扮演著嘉絨藏族世界觀載體的

角色；家屋扮演了嘉絨藏族內在習性和外在世界的中介角色，家屋與其周邊

聚落、土地使用的模式，非只反應了嘉絨藏族的空間秩序與認知模型，除了

是一種經驗世界的基礎，同時也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其與週邊環境資源連結的

在地知識與工法，以及其相對應的社會制度，使其成為一種社會與經濟的調

和介面。以家屋為中心，中路地區的藏族以其特殊的社會組織、傳統工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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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源，建構了永續的土地利用模式與聚落景觀，為家屋社會與環境治理

的命題成就了優良的佐證，同時也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

本地區在近年來面對一系列的廢耕還林政策﹑旅遊開發﹑水壩修建等

現代化衝擊下，其生產與社會體系早已面對許多嚴峻的挑戰，整體自然資源

經營的尺度與內涵亦將面臨新的改變，在地社群如何因應接下來的衝擊與改

變，仍需要更多的觀察與關注。這個現象同時也提醒我們不該用一理想的、

永續的土著社會來理解此一時的聚落景況。在地文化社群與環境互動系統與

過程，是生態與環境人類學關注的核心議題，卻少有透過土地利用的觀點進

行討論，本文引用家屋社會的觀念，並將其視作土地利用的節點，同時檢視

在地知識對於整體土地利用的影響及其對於外界環境、政治變遷的回應，從

而探討家屋及其日常所實踐的的文化元素與傳統工法，能否作為一種適應性

管理的基礎，進而建構一回應外來發展衝擊的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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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governance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issues of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land use ethic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his 
study selects Denba（丹巴）as the target of interest. Denba is located in 
Ganzi（甘孜）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which is 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in southwestern China. Residents of Denba 
belong to the rGyalrong（嘉絨）ethnic group which was certified as the 
rGyalrong Tibetan officially in 1954 by China government. Those Tibetan 
communities have lived on deep slopela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survived in a self-sufficient way. The population in 2003 was 2948 persons 
in 551 households. Most of them were Tibetan.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sustainable landscape in such marginal area 
in terms of a special social institution--house society. The translation of 
primogeniture, labor exchange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to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is explored.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was 
used to identify major land use types and their configurations. Field survey 
and interviews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research issues. 

Results show that a house for a family is an exemplific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shaping landscape.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a house establishes a special social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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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The construction of a house demonstrates the rGyalrong 
Tibetan's traditional skill and knowledge. The layout of a house 
corresponds to their daily activitie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house society is a crucial issue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is Tibetan landscape.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landscape 
demonstrates the local intelligence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terraces for cultivation, the woods between terraces for water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the drainage system for irrigation, 
the use of fragmental land around houses, the seasonal grazing in alpine 
grasslands, and so on. The suitability of land use is actually embedded in 
their social institutions which are centered in the house society. 

However, this sustainable landscape has begun to change. We have 
observed the impact on traditional social institutions of phenomena 
such as tourism activities, dam construction, and the forest restoration 
policy in recent years . The challenge becomes the community 
adaptation to this impact. This will be an interesting issue for further 
research. It also reminds us that sustainability is a dynamic proces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an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response to 
th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should be considered 
simultaneously.

Keywords:  house socie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source, the rGyalrong Tibetan


